
何为青年？1915年《新青年》发刊词中
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
如利刃之新发于硎（xíng），人生最可宝贵之
时期也。”

青 年 ，不 受 限 年 龄
门槛，不区别于千行万
业的生活状态，只要还
在 向 前 、向 上 ，便 是 青
年，例如活跃在我们身
边的令我们自豪的新时
代的消防青年。

对 于 消 防 员 来 说 ，
他们的青春是什么？

青春是舍我其谁的
气魄。每一片火海、每
一次塌方、每一次警铃
响起，那便是他们的战
场，手执水枪，哪怕熬最
长的夜，去赴最危的险，
也无怨无悔。

青春是一次次破茧成蝶的蜕变。都说
青春是个性的、冲动的、张扬的。可是，消
防青年早已撕掉标签，果敢、坚毅、无畏、逆
行，成为他们的代名词，这也是我们带着稚

气而又勇敢的保护人。
青春是日复一日的精进。绞尽脑汁，

只为赢得你在人群多看一眼；“吹毛求疵”，
最严格的检查或许换来你的不解；明察秋
毫，于细微之处还原火场的真相；突破自
我，想快一点再快一点；提起笔来，做最危
险的事写下最暖心的话：“我很好……”

青春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一身戎
装，便是一生使命，还记得：原柳林县公
安局消防股股长闫廷恩，他从事消防事业
38 年，依旧心系消防，捐赠了珍藏了 30
多年消防照片和历代消防制式服装，一张
照片便是一段事故，一件制服就是一场变
革，每一段精彩的故事都深深留存在老股
长的记忆里。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但总会
有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前仆后继、薪火相
传。

新时代的消防青年，早已接过接力棒，
用实际行动，肩负使命，承担起时代的职
责，不负人民的重托。

近日，拉着朋友看了票
房颇高的《你好，李焕英》，
从开始的哄堂大笑到后来
的低声啜泣，抹着眼泪走出
电影院的那一刻，只想着飞
奔回去抱抱我的“李焕英”。

电 影 里 李 焕 英 说 ：“ 我
未来的女儿，让她快乐健康
就好。”这也是每个妈妈的
初心，不管自己的孩子长大
以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过
着什么样的人生，当孩子出
生的那一刻，父母的心愿也
不过如此，就这么简单。我
的妈妈也从未对我有过什
么要求，只盼我能够顺风顺
水，平安健康就好。我自己
打 小 长 的 不 漂 亮 ，嘴 巴 不
甜，跟着哥哥横冲直撞，养
成了假小子的性格。功课
一般，祸倒是闯了不少，被
老师数落的时候，妈妈也
总 是 温 柔 地 摸 摸 我 的 头 ，
耐心的教育我。

看 到 别 的 同 学 在 领 奖
的时候，台下的家长与有荣
焉的样子，也曾有过羡慕，
奈何自己在读书上着实没
什么天分，一路磕磕绊绊，
勉勉强强读了个本科。纵
然如此，妈妈也时常笑着宽
慰说你已经是咱们家学历
最高的了。

和 电 影 里 一 样 ， 打 我
记事起，妈妈在我的印象
里就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样
子了，所以我总忘记妈妈
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当
听到小姨感慨姥爷当时花
一个月工资为了给妈妈买
条裙子，舅舅到现在都担
心妈妈不会做饭，二姨来
家时都记得带着妈妈爱吃
的菜捞饭的时候我才意识
到，妈妈也曾经是个被人
宠着的，什么也不会的小
姑娘。却在有了我之后变
成了无所不能的女超人。我也习惯了遇到任何问
题就喊“妈妈，过来一下”，还时常嫌弃她的笨拙。

每个妈妈都用不同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孩子。
在妈妈面前我们幸福地可以撒娇，可以任性，可
以无理取闹。但是在我们大步往前迈进的时光
里，却没发现妈妈已经慢慢变老，甚至不知道从
什么时候起，妈妈开始长出了白发、有了皱纹。最
让人悔恨的莫过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不待。在未来向前的路上，要抓住父母的手，珍惜
眼前，感恩当下，多一些陪伴问候、多一些关怀
和理解。

希望每一位“李焕英”都能健康幸福，希望我们
的到来让你们更高兴。

“赤坚岭，赤坚岭，
三千九百弯，
弯弯绕到顶，
顶上一把关，
鸟兽难过岭。”
用这段民间俚语形容我曾经的家乡是

再形象不过了。
我的家乡位于方山县的最北端，北达

岚县，南下离石，西接临、兴二县，由于地势
较高，位置特殊，素有“岚石之锁”之称。同
时也是“方山北大门，积翠最高峰”，平均海
拔大约 1600 多米，无霜期很短只有 90 天，
可以耕种的作物必须耐寒耐旱，因此生活
在这里的老百姓日子过的非常的清苦。

由于我毕业之后分配到县城工作，加
之父母亲随弟弟一家在上海生活的缘故，
我 已 经 有 十 多 个 年 头 没 有 回 村 居 住 了 。
关于村里的一些信息了解的也渐渐少了
起来。但是近两年来，关于故乡的消息经
常通过新闻报道，或者是亲戚朋友微信圈
里的动态传到我的耳中，映入我的眼帘。
故乡在我的脑海里既清晰又模糊了起来
……

记忆中，我的村庄留给我的就是一副
贫瘠的样子，一条铺满石子和着牛粪的街
道横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清晨，袅袅
炊烟迎着朝阳，伴我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那个时候小，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在上
学、放学和帮爸爸妈妈干农活的日常中，
我初尝着一个地道农家的清贫且快乐的生
活。直到我读了中学，考取了中专以至于
分配了心仪的工作，我才始觉我的村庄真
的是太穷了。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了
大江南北，一部分地方已经先行富了起
来。赤坚岭村民的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
来，一些现代生活的气息和元素渐渐渗透
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可是相比其他乡
村，其他城镇，它富裕的步伐却是那么的
蹒跚，像一个裹了小脚的老太太。和同事
们聊起各自的家乡的时候，我唯一能掰着
指头数出来好像就是我们老家的莜面栲栳
好吃，山药蛋“糖”，当然我们赤坚岭村
人渗在骨子里的实在却是令我自豪的，实
在 到 县 城 以 南 区 域 的 人 们 都 要 笑 我 们

“迂”。确实和那些到处煤矿、铝矿，各类
企业集中的区域相比，我的家乡太“纯”
了，纯农业，连耕地还停留在牛拉驴驮的
那个原始状态。我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
因了它的贫瘠和落后，心里总又有那么一
点点说不出的不甘。内心深处，我多么盼
望家乡父老能够早日脱贫致富，过上幸福
的好日子。在这样的期盼中，时间如白驹

过隙般带着古老的村庄和我的青春岁月一
起步入了不惑中年。

伟大的时代离不开伟大的创造。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当成头等大
事来抓，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工作在全国
铺展开来。我的家乡终于在这一波浪潮
中焕发出它独有的青春活力，在各级领导
和政府的帮扶下，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那个曾经的“丑小鸭”不见了，
一个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了我
的眼前，我怀念那个贫穷年代的甜蜜，我
更欣慰当下“白天鹅”的靓丽，这是我的村
庄吗？带着疑问，带着期许，我于 2021 年
3 月的一天，受邀回村参加一个表哥孩子
的婚礼。

一进村，我被村庄的变化惊呆了。大
老远就看见镶嵌“赤坚岭”三个大字的路牌
树立在进村的路口，看上去清晰而雄壮，一
排排灰砖蓝瓦的房子整齐地排列在街道的
两旁，墙面上还绘画着各种不同的仿古的
农 耕 图 案 ， 村 里 的 小 巷 口 都 摆 放 着 红 、
蓝、绿标识的垃圾桶，往日的脏乱一扫而
光，专门从事保洁工作的村民像城里的保
洁员一样，穿着统一的服饰，骑着专用的
垃圾清扫车辛勤的工作着。村委小广场里
一群大妈、大婶正听着欢快的音乐扭着秧
歌，看见我回村来，熟识的都过来打了招
呼，看她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心里都不由
得快乐起来。

不远处，村红色文化纪念馆里正走出
来一群人，仔细瞅了瞅竟然是移动公司的
职 工 ，有 熟 识 的 人 告 诉 我 他 们 是 在 开 展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活
动，响应县委号召专门来赤坚岭村参观学
习本土红色文化，接受思想洗礼的。我心
底里不禁升起了一丝丝自豪。曾几何时，
我们外出参观学习其他县域的红色旅游景
点，可是就在今天，我们村的红色文化馆已
经成为全县各单位、团体学习的必经之所，
这种鲜明的对比怎能不让我感到由衷的高
兴呢。

走 进 表 哥 家 的 院 子 ，院 子 里 和 了 喜
庆 的 气 氛 ，收 拾 的 一 尘 不 染 。 表 哥 说 ：

“最近五年来，省、市、县各级领导多次到
咱 们 村 帮 扶 ，村 里 来 了 市 里 的 扶 贫 工 作
队，一对一帮扶，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村里建起了专门的养殖小区，牛羊
都 集 中 到 离 村 3 里 的 自 然 村 了 ，我 们 的

‘赤坚岭’牌西葫芦已经卖进了太原的山
姆士、美特好大超市，个别的都卖到北京
去 了 。 我 们 村 的 马 铃 薯 已 经 成 了 大 产
业，形成了从‘原原种、原种到一级种、商

品薯’的四级种薯扩繁体系，还修了专门
的储藏窖，村民可以进行季节差销售，产
量翻了三番，收入也成倍增加了，现在赶
上 了 好 时 代 ，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 了 。 村 里
去年进行了污水改造，今年要发展‘乡村
旅游+农家乐’了。”

听着表哥如数家珍般的叙说，那个眉
飞色舞的劲头，真的深深的感染了我。我
把村庄的所见所闻随手拍给了远在上海的
父亲，父亲即兴赋诗一首：

春日喜鹊摇枝叫，
贵客盈门招手笑。
春风送暖访民情，
春雨入田润民生。
百年修缘一朝成，
包村扶助绘美景。
这是父亲代表全村父老乡亲对党最真

诚的感激和感恩。
我想，就让儿时的记忆永久的留在心

底吧，相比今天赤坚岭村的新面貌我心里
更喜欢，更热爱。承载了我们几辈人的期
盼，几代人的努力的赤坚岭新农村符合我
无数次似梦非幻的期待。

春拂赤坚岭
——《家乡巨变》庆祝建党100周年

□ 梁永清 李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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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蓝的青春
□ 张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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